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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全球最大的年度性跨国人口流动，伊斯兰朝觐对沙特的

影响极其深远。 在沙特朝觐经济形成的过程中，除了宗教的驱动作用外，
从殖民时期开始施加影响的外部力量和沙特内部的政府导向也对朝觐经

济的缘起与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朝觐经济是沙特经济转型的重要组织

部分，在沙特迈向后石油经济时代的进程中更具战略意义。 值得注意的

是，沙特的朝觐经济并非孤立的经济模式和路径，所有拥有一定数量穆斯

林的国家和地区都是朝觐经济圈的组成部分。 因此，如何用量化指标来

梳理沙特的朝觐经济是一个难题，这需要历史地看待朝觐经济的构成及

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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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历史进程中的朝觐经济


　 　 作为全球最大的年度性跨国人口流动，伊斯兰朝觐对于沙特阿拉伯（下文简称

沙特）的影响极其深远。 朝觐经济①作为沙特立国之初最为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对
该国的成功立足与壮大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西方经济“大萧条”中遭遇重创

的朝觐经济客观上推动了石油经济的发展。 然而，与有限的油气资源相比，作为伊

斯兰教“五功”之一的朝觐具有宗教上的恒定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伊斯兰教的全球

传播、穆斯林向伊斯兰世界以外地区的流动、全球穆斯林人口的急速增长以及全球

交通互联互通的飞速发展，前往麦加朝觐的人数激增，朝觐经济愈发成为沙特经济

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沙特迈向后石油经济时代进程中更具战略意义。

一、 沙特朝觐经济的缘起与形成

从沙特的历史进程来看，朝觐经济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 从 １９２４ 年伊本·沙

特攻占麦加到 １９２９～１９３３ 年“大萧条”波及沙特，朝觐经济是沙特立国之初最为主要

的财政收入来源，使该国成功立足与发展壮大，进而催生了沙特的石油经济。 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开始至 １９４５ 年间，朝觐经济曾两度遭受重创，同时伴生的是石油经济的

迅速勃兴；从二战结束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朝觐经济已经逐步让位于石油经济。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至今，尤其是 ２０１６ 年沙特《２０３０ 年愿景》的发布，为沙特迈向后石油

经济时代的朝觐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在沙特朝觐经济形成的过程中，除宗教

的驱动作用外，从殖民时期开始施加影响的外部力量和沙特内部的政府导向也对朝

觐经济的缘起与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宗教动因： 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

伊斯兰朝觐不仅是全球最大的跨国宗教运动，也是在世界性宗教中唯一被最基

本的宗教经典明确列为宗教功修的活动。 《古兰经》的《黄牛章》、《仪姆兰的家属

章》、《筵席章》和《忏悔章》等章节中多次提到朝觐问题，而最为集中的则是《朝觐

章》。 这些章节的经文对朝觐的时间、地点、仪式、禁忌、食物、献祭等作出了详细规

定。 从伊斯兰信仰的角度来看，朝觐活动是真主通过穆圣而降世的《古兰经》中的明

确启示，即朝觐是真主意志的体现，任何真正的穆斯林都不可否认此项宗教功修的

存在，朝觐是真主对穆斯林的一种制度安排。
《古兰经》与“圣训”共同构成了伊斯兰教朝觐基本制度的合法性文件，《古兰

经》是朝觐基本制度不可修正的永恒保障。 真主是朝觐基本制度的设计者，穆斯林

是实践者；真主为穆斯林设计的朝觐制度具有正式性和单向性的特点，即朝觐制度

·１６·

① 朝觐经济指与全球朝觐者有关的银行业（换汇）、基础设施建设（公路、铁路、酒店、通讯业等）、国际交

通（机票、船票、车票等）、旅游业（朝觐部认证的旅行社）、餐饮业、畜牧业（献祭品等）、手工业（纪念品）、医疗、
安保等方面所产生的系列经济行为，也包括各国朝觐者在圣地的传统商业活动。 从广义来看，副朝觐经济也可

被视为朝觐经济的组成部分。 除此之外，朝觐税是与朝觐活动联系最为直接的经济行为（１９５２ 年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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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范传递是真主向穆斯林的单向传递过程，而不可能有逆向的修正过程，穆斯林

只有遵守朝觐制度的义务而无修改或废除该制度的权力。 虽然朝觐作为伊斯兰教

的一项基本制度而存在，但具体的朝觐组织、圣地保护等活动需要拥有圣地的国家

和政权以及其他国家的合作才能完成，因为国家控制的边界限制了穆斯林向麦加的

自由流动，穆斯林接受所在国在政治上的管理。 因此，具体的朝觐管理最初并不存

在，管理圣地的当局和穆斯林所在的国家政府共同构成朝觐管理制度的设计者。
自第三沙特王国成立至今，作为伊斯兰教圣地的麦加一直处于沙特王室与政府

的有效治理之下。 １９２４ 年土耳其废除哈里发制度后，沙特因其独特地位而自封为

“伊斯兰世界盟主”，从而在朝觐管理制度中处于核心位置。 沙特不仅在中央政府层

面设置了朝觐部，而且还对麦加禁寺、克尔白等处斥巨资予以修缮，制定了针对本国

穆斯林、伊斯兰国家穆斯林和非伊斯兰国家穆斯林的不同朝觐政策，其核心是本国

穆斯林要将机会多留给外国穆斯林。 如从 １９９９ 年开始，沙特穆斯林只允许五年朝觐

一次；而对于伊斯兰国家穆斯林的朝觐，则实行名额分配；对于非伊斯兰国家穆斯

林，原则上没有名额限制。 沙特对于不同国家穆斯林的区分契合了其在全世界不同

国家中所处的地位。①

（二） 国内动因： 沙特的政府导向

伊本·沙特国王在将希贾兹地区纳入王国版图之前，其统治区域主要是纳季德

地区。 纳季德地区主要是游牧部落，其经济发展水平极其低下。 为促进纳季德王国

的生存、实现统一阿拉伯半岛并最终摆脱英国控制的夙愿，伊本·沙特国王采取了

将游牧经济转型为定居经济的战略。 此时的沙特王室与政府主要的收入更多来自

１９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英国与其签订的《达林条约》（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Ｄａｒｉｎ），英国为伊本·沙

特提供每月 ５，０００ 英镑的补助金。② 尽管英国通过该条约使纳季德成为其事实上的

保护国，但纳季德方面仍然不对希贾兹的未来做出承诺。 坐拥麦加与麦地那两大伊

斯兰教圣地的希贾兹王国对于伊本·沙特而言具有宗教、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重

要价值。 为了消灭希贾兹王国，伊本·沙特通过利诱与强制的双重手段将游牧民纳

入农业军垦组织“伊赫万”，利用与瓦哈比派的结盟，通过伊斯兰教瓦哈比思想来推

进超越血缘关系的部落以构建现代国家的雏形，并利用宗教人士发布的法特瓦（教
法判令）来为定居农业生产等赋予宗教合法性。 自此，以“伊赫万”为基本单元的社

会结构和经济方式在纳季德建立起来，并利用英国的经济和武器支援，伊本·沙特

于 １９２４ 年 １０ 月攻克麦加，并最终于 １９２５ 年 １２ 月攻下希贾兹的最后一个据点。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伊本·沙特正式宣布合并希贾兹地区。

·２６·

①
②

钮松：《伊斯兰朝觐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第 ７２－７３ 页。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Ｓｉ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Ａｒａｂｓ： Ｔｈｅ Ｓｈｉｎｉｎｇ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Ｓａｕ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ｃｏｍ／ ＰＤＦ ／ ｈｏｕｓｅ＿ｏｆ＿ｓａｕ ｄ．ｐｄｆ，登录

日期：２０１５年 １月 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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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纳季德不同的是，希贾兹地区濒临红海，沿海城市吉达自古便是海上商道的

重要港口，尤其是麦加与麦地那更是因朝觐而地位显赫，麦加与麦地那在经济上高

度依赖朝觐经济，吉达作为朝觐者的港口中转站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麦加的宗

教价值以外，伊本·沙特更是意识到朝觐经济对于王国的生存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因为此前纳季德空虚的国库还要为大力推进“伊赫万”买单，财政上早已捉

襟见肘。 但直到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伊本·沙特正式将纳季德与希贾兹合并以后，朝觐经济

的相关事务才真正提上议事日程。 为了打破英国的“保护”与限制，伊本·沙特国王

针对其他西方国家展开强劲的外交攻势。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以希贾兹地区政府领导人费

萨尔王子为首的第一个访问团出访英国、法国、荷兰与意大利。 １９２６ 年 ９ 月，费萨尔

王子为首的第二个访问团展开针对英国、比利时、法国、荷兰与埃及的系列外交活

动，旨在谋求大国承认沙特合并希贾兹以及修订《达林条约》，而出访荷兰的外交任

务又与朝觐事务紧密相关。
自 １９２４ 年 １０ 月攻下麦加以后，瓦哈比派便开始改造朝觐政策。 瓦哈比派遵从

严格的伊斯兰教义，捣毁圣墓与圣址，限制城区的宗教教育，要求麦加的宗教学校只

能教授《古兰经》与“圣训”的内容，导致大量马来与爪哇学生被迫放弃学业并返回家

园。① １９２６ 年，伊本·沙特还在麦加举行的世界穆斯林大会上禁止讨论宗教，理由是

“大部分穆斯林生活在殖民统治之下，增加了圣城被基督教国家藉由其穆斯林议题

之影响力来控制的风险，惟有他拥有统治圣城的权力与责任，因为他已经由主命将

其征服”②。 伊本·沙特在彻底合并希贾兹后，在对当年的朝觐极为重视的同时也充

满忧虑。 伊本·沙特禁止纳季德人参加 １９２６ 年的朝觐，“准确地说，是因为他害怕

他的瓦哈比追随者与对该信仰持相反解释的朝觐者之间产生冲突”，但沙特与埃及

之间的“迈哈米勒（Ｍａｈｍａｌ）”③事件还是造成了“伊赫万”与埃及朝觐团之间的冲

突，该事件造成 ３０ 人死亡以及两国关系恶化长达十年之久，被称为“伊斯兰之间的

冲突（ｃｌａｓｈ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ｓ）”④。 此后，“迈哈米勒”被废除。 在吸取 １９２６ 年朝觐的教训

后，沙特在 １９２７ 年的朝觐中收敛了瓦哈比派的激进政策，伊本·沙特公开承诺：“允
许来自不同地方及信仰的穆斯林按照他们自己的特殊仪式来完成朝觐。”⑤此后，一
直到“大萧条”到来之前，沙特的朝觐经济发展顺利。

自 １９３０ 年起，因接连遭遇“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创，朝觐经济一蹶不

·３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ｏｈｎ Ｓ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ａｊｊ １８６５－１９５６，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ｐ． ２３３．

Ｉｂｉｄ．， ｐｐ． ２４０－２４１．
“迈哈米勒”是指五彩缤纷的驼轿，它里面放置着丝绸、珠宝以及一个装着《古兰经》的宝盒，向麦加敬

献“迈哈米勒”是埃及长久以来的传统。 随着沙特民族国家的兴起，沙特王室最终决定结束埃及的这项特权，这
导致了沙埃之间的暴力冲突，此后“迈哈米勒”被终止。

Ｊｏｈｎ Ｓ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ａｊｊ １８６５－１９５６， ｐ． ２３９．
Ｉｂｉｄ．， ｐ． ２４５．



海湾国家研究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振，加之失去了英国的大量资助，沙特陷入了经济困境。 自此，伊本·沙特国王开始

将视线投向现代工业经济领域，这无意间为沙特的经济转型和国家发展打开了石油

大门。 １９３５ 年沙特开始石油勘探，１９３８ 年沙特第一口油井终于喷出原油，达曼逐步

发展为石油中心。 １９３９ 年，沙特建成油港并很快驶出了第一艘油轮。 １９３９ 年上半

年，沙特石油开采与出口取得重大突破，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初现曙光的沙

特石油产业蒙上了阴影，不但朝觐陷入瘫痪，石油运输也陷入困境，沙特政府再度陷

入财政危机。 直到 １９４０ 年，沙特仍然处于全世界欠发达国家中最穷国行列，其经济

主要依赖于放牧、骆驼饲养、种植谷物、渔业以及出口羊、兽皮和椰枣。 此外，沙特的

朝觐收益粗略估计为人均 ２０ 美元。① 但这一时期，无论是朝觐经济还是石油经济都

无法发挥改善沙特经济的作用。
二战的结束为沙特石油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契机，美国和沙特在二战期间建

立的盟友关系更是为沙特的石油经济保驾护航，阿美石油公司成为美国在沙特的

“飞地”。 战后西欧的重建极大地刺激了对石油的需求，沙特等产油国的石油经济开

始恢复并迅速发展起来。 正因为得益于战后沙特石油经济的蓬勃发展，沙特政府在

１９５２ 年得以全部废除朝觐税，标志着沙特的朝觐经济形式开始出现巨大变化，朝觐

经济逐步让位于石油经济。 尽管从此沙特被视为石油王国，但这一时期沙特石油经

济的红利主要被美国攫取。 直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石油危机爆发后，局面才出现根

本性扭转。 此外，二战结束以后，伊斯兰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兴起，西方大国对朝觐

的操控与绝对影响不再。 在此背景下，沙特通过加强有关朝觐的国际制度与国际机

制建设，以促进朝觐经济的迅猛发展。 但此时石油经济已经成为沙特经济的唯一支

柱，这种石油“一枝独大”的地位导致的畸形经济发展模式和能源出口型经济从长期

来看并不具有可持续性，进而使沙特经济的前景充满隐患。
（三） 外部因素： 殖民国家的推动

２０ 世纪初，伊斯兰世界大部分地区处于西方大国的殖民统治之下，朝觐经济事

实上与西方紧密相关。② 费萨尔王子出访荷兰以扩展朝觐为主要内容的外交活动，
正是源于荷兰与英法殖民大国不同，其朝觐政策较为宽松。 荷属东印度是荷兰在东

方的利益所在，每年都有大量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麦加甚至拥有荷属东印度侨民

社区。 荷兰实行对朝觐的积极引导而非打压或禁止，通过建立殖民政府主导的朝觐

制度来掌控朝觐活动，提供善意、有效的朝觐组织与服务来赢得殖民地民众的好感，
并最大限度减少麦加“爪哇聚居区”对荷属东印度朝觐者可能开展的反殖民主义煽

动。 荷兰东方学家和殖民地官员克里斯蒂安·史努克·许尔赫洛涅（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ａｎ
Ｓｎｏｕｃｋ Ｈｕｒｇｒｏｎｊｅ）在影响荷兰的朝觐政策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其鼓动下，荷兰

·４６·

①

②

Ｍｏｈａｍａｄ Ｒｉａｄ Ｅｌ⁃Ｇｈｏｎｅｍｙ， Ａｆ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８， ｐ． ５６．

钮松：《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大国外交战略》，载《江南社会学院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第 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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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在吉达设立了朝觐局。① 荷兰的朝觐政策此后也影响了其他西方殖民大国。
正是在荷兰对朝觐予以高度关注的背景下，费萨尔王子的到访很快促成了两国

之间设立银行事宜。 １９２６ 年，荷兰贸易协会（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吉达分支

正式成立，日后更名为沙特荷兰银行（Ｓａｕｄｉ Ｈｏｌｌａｎｄｉ Ｂａｎｋ），这也是当时沙特境内唯

一的一家银行。 为更好应对朝觐过程中出现的卫生安全问题，沙特荷兰银行当年便

资助了吉达第一家细菌实验室。 １９２７ 年 ５ 月，英国与沙特缔结《吉达条约》，英国承

认伊本·沙特统治的纳季德、希贾兹及其他属地的完全独立，《林达条约》被废除，这
为朝觐经济开启了更为有利的政治环境。 此后，沙特荷兰银行在 １９２７ 年 ７ 月的朝觐

中表现良好，当年就为抵达吉达港的朝觐者中的 ５．２ 万人提供了服务，该银行随后还

承担了沙特中央银行的各种职能，它于 １９２８ 年帮助沙特政府首次发行独立的里亚尔

银币。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该银行在麦加注册并于 １９３１ 年在麦加开设第一家分支机构。②

沙特与荷兰在银行业领域的紧密合作可以被视为沙特亟需通过发展朝觐业来增加

国家财富，并由此拉动其他产业和促进国家的整体发展。 例如，伊本·沙特利用朝

觐的机会引入汽车来运送朝觐者，成为沙特现代汽车产业及交通业的开端，而汽车

产业又与沙特的资本市场息息相关，“沙特资本市场的起源可以追溯至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

代中期第一家沙特股份公司‘阿拉伯汽车公司’的成立”③。 在此之前的 １９３０ 年，沙
特荷兰银行还为福特汽车的进口提供资金。

印度与波斯的什叶派强力抵制瓦哈比派控制下的麦加朝觐，其他地区的朝觐者

多处在英国与荷兰的统治下，荷兰主要是荷属东印度，英国则涉及印度、马来、非洲

等诸多地区。 因此，英帝国朝觐者的数量与沙特的朝觐经济息息相关。 沙特吞并希

贾兹、改造朝觐的系列举措促使英国更为关切帝国境内的穆斯林问题，而一些英国

驻沙特的穆斯林外交官在缓和英沙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沙特朝觐经济的

良性发展。 英国政府对于麦加与麦地那的信息掌握主要来自吉达领事馆的穆斯林

雇员。 印度政府官员哈里·菲尔比（Ｈａｒｒｙ Ｓｔ． Ｊｏｈｎ Ｐｈｉｌｂｙ）认为，“伊本·沙特应接

受英国的友谊、武器与金钱，因为伊本·沙特坚信瓦哈比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应有

和平，后者是‘有经人’ （Ａｈｌ ａｌ⁃ｋｉｔａｂ），而且比‘背道的’ （ｂａｃｋｓｌｉｄｉｎｇ）穆斯林居于更

高的地位”④。 英帝国穆斯林官员对于推进英沙关系发挥了关键作用。 沙特与英国

之间在经济上联系紧密，沙特货币也与英镑挂钩，高度依赖英帝国朝觐者的沙特朝

·５６·

①

②

③

④

［美］罗伯特·比安奇：《朝圣与权力》，路璐译，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二辑）》，北京：
时事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０８ 页。

“９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Ｓａｕｄｉ Ｈｏｌｌａｎｄｉ 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 ／ ／ ｓｈｂ．ｃｏｍ．ｓａ ／ ｅｎ ／ ａｂｏｕｔ ／ ＡｂｏｕｔＳＨＢ ／ Ｈｉ
ｓｔｏｒｙ．ａｓｐｘ，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沙特］阿卜杜拉·Ａ．奥尔⁃侯干：《沙特阿拉伯》，载［美］加里·普雷维茨、［法］皮特·沃顿、［澳］皮
特·沃尼泽主编：《世界会计史：财务报告与公共政策（欧亚大陆、中东与非洲卷）》，陈秧秧译，上海：立信会计

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２２ 页。
Ｊｏｈｎ Ｓ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ａｊｊ １８６５－１９５６， ｐ． ２２９．



海湾国家研究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觐经济也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圈中的组成部分。 因此，当“大萧条”开始蔓延至英

帝国的时候，沙特也难以独善其身。
伊斯兰教虽然将朝觐列为穆斯林“五功”之一，但对于朝觐者的个人条件有着严

格要求，其中就包括经济条件的要求，强调不允许举债朝觐。 西方“大萧条”时期，与
英镑捆绑的沙特货币也遭遇了通货膨胀，沙特政府因此债台高筑。 伊本·沙特甚至

对其顾问菲尔比说：“如果现在有人打算给我 １００ 万英镑的话，他将会得到在我的国

家所希望的任意特许权。”①为维护国家的正常运转与生存，伊本·沙特希望尽快找

到财源，以摆脱因朝觐经济严重萎缩带来的经济困境。 除加强政权建设外，伊本·
沙特开始将视线转移到了石油产业。 １９３０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和英国

伊拉克石油公司均前往沙特展开谈判。 伊本·沙特在英美之间最终选择了美国，美
国的贷款与其非殖民国家身份成为关键因素。 １９３３ 年 ５ 月，沙美正式签订了石油租

让权协定，沙特荷兰银行收到首笔石油资金。② 朝觐经济态势的转好、美国的赠款与

租让金等让沙特逐步从低迷状态中恢复了元气，在沙特真正获得巨额石油收益之

前，朝觐经济在这一时期再度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英法与阿拉伯世界的矛盾加剧，沙特迫使

英国关闭了驻吉达的大使馆。 在此情况下，尼日利亚朝觐团在英国使馆人员离开吉

达之前，便为 １９５７ 年的朝觐寻求巴基斯坦使馆的帮助。 “尽管穆斯林在 １９ 世纪以来

的英国朝觐管理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巴基斯坦人在英国官员完全缺席的

英国使馆中指导尼日利亚人的场景，是一个强有力的镜像”，“１９５６ 年苏伊士运河危

机是一个关于英国与朝觐相关权力之局限性的恰如其分的最后例证”，“１９５６ 年事件

预示着英国的穆斯林帝国的解体。”③实际上，统治有大量穆斯林的英法荷等殖民帝

国的崩塌在二战期间便已开始，而 １９５６ 年以后则更加明晰化。 朝觐面临的国际形势

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二、 沙特朝觐经济的发展与影响

（一） 沙特政府的朝觐管理机制

１９３２ 年沙特阿拉伯王国建立后，伊本·沙特国王对在朝觐途中横行的劫匪进行了

专门的打击，并发布各种文告，在全国所有地区建立了强有力的国家机构。④ 二战结束

后，伊斯兰世界内部的战争与冲突不断，使朝觐管理陷入了一种更为分散的状态。

·６６·

①

②
③
④

Ｄｏｖ Ｚｉｇｌｅｒ， “Ｔｈｅ Ｄｅｓｅｒ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 ｏｆ Ｉｂｎ Ｓａｕ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ｕｄｉ
Ｋｉｎｇｄｏｍ １９１８－４５，” Ｐａｐ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ｅ ２００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ＵＳ Ｎａｖ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９， ２００９，
ｐ． １３．

“９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
Ｊｏｈｎ Ｓ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ａｊｊ １８６５－１９５６， ｐｐ． ３１４－３１５．
史丽清：《朝觐在沙特阿拉伯王国》，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１９９６ 年第 ２ 期，第 １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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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政府对朝觐的管理主要体现在制度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两个方面。 制度

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组织机构上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具有本国特色

的朝觐管理组织机构，其中沙特政府管理朝觐活动的专门机构是朝觐部，负责朝觐

活动的全面管理；政府其他部门也参与朝觐活动相关的某一方面事务，在朝觐期间

都比平时配有更充足的专业人员，以满足朝觐活动的需要。① 二是确保朝觐活动“纯
宗教化”，不允许朝觐者在朝觐期间进行任何政治活动。 明令禁止朝觐者携带任何

形式的政治性图片、书籍或出版物以及其他禁止入境的物品，禁止他们参加任何政

治性集会、游行或呼喊口号，违者将根据沙特现行制度进行处罚，其中包括驱逐出

境。② 在长期管理朝觐活动的过程中，沙特政府和麦加市政府对朝觐活动的管理在

实践中得以逐步完善。
（二） 朝觐者的来源分析

１９２１～１９２４ 年，前往沙特的朝觐人数呈不断递增趋势。 以海路朝觐估算（主要

是吉达港），１９２１ 年抵达人数为 ５７，２５５ 人，１９２４ 年峰值达 ７５，２２１ 人。 此后，纳季德

与希贾兹之间战事加剧，１９２５ 年朝觐时麦加虽已被沙特控制，但吉达仍在希贾兹国

王控制之下，当年大约只有 ２，３５２ 名朝觐者抵港。 １９２６ 年朝觐是沙特完全合并希贾

兹以后的首次朝觐，当年有 ５５，７２５ 名朝觐者抵港。 自 １９２７ 年开始，沙特采取了温和

的朝觐政策，抵港人数飙升至 １３２，１０９ 人，１９２８ 年受“伊赫万”叛乱影响而下降为

１００，７６７ 人，１９２９ 年为 ８８，５３８ 人，１９３０ 年为 ８４，８２１ 人。③

表 １　 英帝国朝觐人数（１９２４～ １９３０ 年）

年份
从印度港口

出发者
马来人

非洲人（１９２７ 以

前含苏丹人）
苏丹人 埃及人 合计

１９２４ １８，４３２ ２１，２６３ ３，９２６ 不明 １１，２３１ ５４，８５２

１９２５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１９２６ １８，９３７ ３，０７３ １，３７７ 不明 １６，０９４ ３９，４８１

１９２７ ２６，５１４ １２，１８４ ９５７ ５８９ １５，５４７ ５５，７９１

１９２８ １４，０２２ ４，４１８ ２，０１４ ２，０５１ １４，０９９ ３６，６０４

１９２９ １５，１４６ １，４５５ ２，３３８ １，３７１ １８，５２２ ３８，８３２

１９３０ １１，０６１ ２，５９０ ３，５２５ １，０６５ １７，１２７ ３５，３６８

资料来源： Ｊｏｈｎ Ｓ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ａｊｊ １８６５－ １９５６，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ｐ． ２５２。

·７６·

①

②
③

Ｍｏｕｌｖｉｅ Ｒａｆｉｕｄｄｉｎ Ａｈｍａｄ， “Ｔｈｅ Ｍｅｃｃａ Ｐｉｌｇｒｉｍｓ，”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１， Ｎｏ． １４７３， Ｍａｙ
２６， １８９４， ｐｐ． １１３３－１１３５．

马劲：《多视角看伊斯兰教朝觐事务管理》，载《中国宗教》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１ 期，第 ２５ 页。
Ｊｏｈｎ Ｓ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ａｊｊ １８６５－１９５６， ｐ．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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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１～１９３３ 年，海路朝觐者与 １９３０ 年（８４，８２１ 人）相比呈断崖式下跌，１９３１ 年

为 ３９，３４６ 人，１９３２ 年为 ２９，０６５ 人，１９３３ 年为 ２０，７０５ 人。 英帝国朝觐者人数与之前

相比也呈锐减态势，已从 １９３０ 年的近 ３．６ 万人跌至 １９３３ 年的不足万人。①

表 ２　 英帝国朝觐人数（１９３１～ １９３３ 年）

年份
从印度港口

出发者
马来人

非洲人（１９２７ 以

前含苏丹人）
苏丹人 埃及人 合计

１９３１ ７，２７６ ５０６ １，５５８ ５８８ ４，９６７ １４，８９５

１９３２ ９，６３４ ８０ ７８０ ５２７ ２，３１２ １３，３３３

１９３３ ７，０９３ １０１ ５０９ ４２０ １，６９８ ９，８２１

资料来源： Ｊｏｈｎ Ｓ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ａｊｊ １８６５－１９５６， ｐ． ２５２。

从 １９３４～１９４３ 年，海路朝觐者抵港人数分别是 ２５，２９１ 人（１９３４ 年）、３３，８９８ 人

（１９３５ 年）、３２，４２３ 人（１９３６ 年）、４９，９５７ 人（１９３７ 年）、６３，７８８ 人（１９３８ 年）、５７，６０２
（１９３９ 年）、３２，１５２ 人（１９４０ 年）、９，６６４ 人（１９４１ 年）、２３，８６３ 人（１９４２ 年）和 ２０，９０９
人（１９４３ 年）。②

表 ３　 英帝国朝觐人数（１９３４～ １９４３ 年）

年份
从印度港口

出发者
马来人

非洲人（１９２７ 以

前含苏丹人）
苏丹人 埃及人 合计

１９３４ ７，３９９ １７３ ８９１ ５３４ ４，３０２ １３，２９９

１９３５ １１，１１３ ６１７ １，１６４ ８６６ ５，３６１ １９，１２１

１９３６ ８，４３９ ９０６ １，１９６ ２，５５９ ５，７２４ １８，８２４

１９３７ １０，５８８ ２，５２４ ４，７８７ １，６５８ １０，２２６ ２９，７８３

１９３８ １５，２３８ ４，７２５ ６，０４６ ２，０５４ １０，０９６ ３８，１５９

１９３９ １７，６６９ ２，０５９ ４，２１７ １，２３８ ８，３１４ ３３，４９７

１９４０ ６，１７９ ６１ ３，７３４ ８５１ ６，８７９ １７，７０４

１９４１ ４，８９１ ０ １，８１８ １５６ ２，０９６ ８，９６１

１９４２ １０，４４４ ０ ７，０４８ １，３９６ ３，６１３ ２２，５０１

１９４３ ６７ ０ ５，１２９ ２，５１２ １３，１３５ ２０，８４３

资料来源： Ｊｏｈｎ Ｓ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ａｊｊ １８６５－１９５６， ｐ． ２５２。

随着二战结束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前殖民地国家的穆斯林逐渐成为外来朝

·８６·

①
②

Ｊｏｈｎ Ｓ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ａｊｊ １８６５－１９５６， ｐ． ２５２．
Ｉｂｉｄ．， ｐｐ． ２４３－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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觐人员的主要组成部分。 以尼日利亚为例可以看出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朝觐者的开销以

及费用构成情况。 １９６１ 年，尼日利亚陆路朝觐费用是 １８ 英镑 １７ 先令 ６ 便士，空路

朝觐费用则相对较高：迈杜古里—吉达—迈杜古里为 １３０ 英镑，卡诺—吉达—卡诺为

１３０ 英镑，拉各斯—吉达—拉各斯为 １４９ 英镑 １６ 先令 ４ 便士，这些费用包括沙特人

头税（ｈｅａｄ ｔａｘ）、所得税（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ａｘ）和朝觐向导费（ｍｕｔａｗｗｉｆｓ ｆｅｅ）。 １９６７ 年，卡诺

朝觐航线收费为 １３２ 英镑 １２ 先令，这些费用的构成参考下表。

表 ４　 １９６７ 年卡诺朝觐航线费用构成

项目 费用

包机费 ９８ 英镑 １０ 先令

沙特阿拉伯入境费 ９ 英镑 ６ 先令

朝觐向导费 ７ 英镑 ６ 先令

代理人手续费（９％） ８ 英镑 １０ 先令

尼日利亚航空公司手续费 ３ 英镑 １０ 先令

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特许权使用费 ３ 英镑 １０ 先令

两圣地费用（ａｌ⁃Ｈａｒａｍａｙｎｉ Ｄｕｅｓ） ２ 英镑

合计 １３２ 英镑 １２ 先令

资料来源： Ｏ． Ｅ． Ｔａｎｇｂａｎ， “Ｔｈｅ Ｈａｊｊ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９６０－１９８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Ｎｏ． ３， １９９１， ｐ． ２４５．

１９６７ 年尼日利亚有 ７，０００ 名朝觐者，每人付给沙特的特许权使用费（ ｒｏｙａｌ ｔｉｅｓ）
和朝觐向导费分别是 ３ 英镑 １０ 先令和 ７ 英镑 １０ 先令。 因此，当年尼日利亚付给沙

特的特许权使用费为 ２．４５ 万英镑，朝觐向导费为 ４．９ 万英镑，合计为 ７．３５ 万英镑。①

（三） 朝觐经济的作用与影响

朝觐经济在沙特经济尤其是麦加地方经济中扮演着独特而关键的角色。 １９５２
年以前，朝觐税是最为直接的朝觐经济来源，而这与朝觐人数息息相关。 自沙特王

室 １９２４ 年攻占麦加到 １９５２ 年废除朝觐税之前，朝觐者主要来自英帝国，英帝国朝觐

人数的多寡直接影响着沙特朝觐税的收入。 １９３０ 年至 １９３９ 年上半年沙特出口石油

油轮首次出港之间的数年间，尽管有美国在石油经济上给沙特的预付款，但朝觐经

济依然是沙特最为主要的自主性经济来源，沙特甚至在“大萧条”期间提高朝觐税以

求度过难关。 此后二战的爆发使朝觐经济与新兴的石油经济都陷入巨大的困境，石
油出口较为困难，朝觐者也主要来自沙特周边地区以及印度次大陆，太平洋战争爆

发以后东南亚由于被日军占领，马来、荷属东印度等地的朝觐者数量锐减甚至停止。

·９６·

① Ｏ． Ｅ． Ｔａｎｇｂａｎ， “Ｔｈｅ Ｈａｊｊ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９６０－１９８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Ｖｏｌ． ２１，
Ｎｏ． ３， １９９１， ｐ． ２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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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之前，石油经济虽无法取代朝觐经济成为沙特的主要经济来源，但其潜能

已经开始显现。
二战结束前，沙特经济凋敝，各项产业均十分落后，朝觐经济因“大萧条”与战争

冲击而受到极大影响，朝觐业并未能促进沙特相关产业的发展。 在航空时代到来

前，传统朝觐的主体是农民与部落牧民，①很难纳入到沙特朝觐经济之中进行统计。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朝觐业整体上仍然表现出浓烈的基于信仰的跨国宗教运动的特

质，并未出现消费主义的倾向。 二战后美国主导的欧洲重建刺激了沙特石油工业发

展与石油产能的提升，巨额的石油美元收入使沙特不再需要将朝觐经济视为一个重

要的经济来源，１９５２ 年废除朝觐税已是水到渠成，这也说明石油经济已经取代朝觐

经济成为沙特经济的支柱并一直延续迄今。
二战结束以后，中东地区陷入整体性动荡与冲突之中，朝觐业也受到一定程度

的波及，但这已无关沙特经济发展的大局。 随着民族解放运动向经济领域的扩散，
经济民族主义也席卷沙特，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沙特逐步收回了石油主权，但仍

然与美国保持着政治与经济上的特殊关系。 沙特政府在将石油作为外交武器的同

时，也开始考虑经济多元化战略，以图为后石油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曾作为前石油时代沙特经济支柱的朝觐经济再次受到重

视，朝觐经济进入了“２．０ 时代”。 其具体表现是：与朝觐业相关的国营与私营部门如

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吉达与麦地那机场不断扩建，朝觐轻轨落地与朝觐高铁也即

将竣工，各种豪华酒店不断出现，各种下游产业如手工业、餐饮业、农牧业、服务业蓬

勃发展，政府也在不断扩建麦加大清真寺、增加医院和引进先进医疗设备、提升通讯

质量、扩充安保队伍等。 朝觐经济分散于各行各业之中，因朝觐税早已取消，因此难

以有准确的数据予以统计。 但石油经济仍然是沙特经济的支柱，石油美元为包括朝

觐经济在内的非石油产业的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 近年来，与朝觐有关的商业已成

为沙特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部门，其从业人员数量为石油业的 ４ 倍。 ２００２ 年，旅游业

成为沙特国家资产负债表上的一项净正（ｎｅ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产业。② ２００７ 年前往麦加的宗

教旅游者数量已达到 ９００ 万人，当年净旅游业（ｎｅｔ ｔｏｕｒｉｓｍ）为沙特创造了 ６００ 亿美

元的收益。 沙特旅游业已创造了 ７３．８ 万个工作岗位，占沙特全国就业岗位数的

８．６％。③

伊斯兰教朝觐活动皆以麦加为目标，在穆斯林的世界观里，麦加乃世界的中心。
在当代，沙特围绕朝觐圣地积极构建以其为核心的伊斯兰国际体系。 朝觐对沙特构

·０７·

①

②

③

［美］罗伯特·比安奇：《朝觐意味着什么？》，俞海杰译，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三

辑）》，北京：时事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２０５ 页。
Ｐｅｔｅｒ Ｎ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Ｈａｒｖｅｙ Ｔｒｉｐｐ，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ｈｏｃｋ Ａ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Ｔａｒｒｙｔｏｗ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Ｃａｖｅｎｄｉｓｈ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９， ｐ． １７０．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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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伊斯兰国际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埃以媾和意味着纳赛尔阿拉伯民

族主义的彻底失败，极度西方化的伊朗在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后建立神权共和国意味

着伊斯兰原则对于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的修正。 伊朗以霍梅尼主义为核心思想向全

世界“输出革命”，意图建立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共同体，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

斯等组织都深受其影响；沙特则基于反纳赛尔主义和反霍梅尼主义的原则，以伊斯

兰会议组织为主要框架试图打造国际伊斯兰阵营；而冷战结束后以“基地”组织为代

表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在全世界构建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网络。 以上三者共同

构成了伊斯兰国际体系，这种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权和

不干涉原则，强调主权属于真主的真主主权论。① 沙特希望凭借坐拥两大圣地的优

势在伊斯兰国际体系中占据领导地位，因为“千余年来，朝觐圣地的制度对于团结全

世界的穆斯林起了重大的作用，对于联系各种不同的教派发挥了最有效的纽带

作用”②。

三、 沙特朝觐经济的发展前景

随着石油经济局限性的逐渐凸显，朝觐经济对沙特政府的重要性再次呈上升趋

势。 尽管具有极高战略价值的石油在纷繁复杂的中东国际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但石油经济的“一枝独大”使沙特经济结构畸形生长。 同时，石油经济的“资源诅咒”
特征极为明显，沙特的国家经济能力甚至不如一些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 “资源禀

赋较好的区域发展之所以会远远落后于资源禀赋较差的区域，就是因为在发展的初

期，其过度依赖一种生产要素即自然资源，这无异于饮鸩止渴。”③最后，国际油价受

到大国操控，甚至出现产量越高收益越低的局面；而新能源技术与页岩革命的兴起

也对沙特的石油经济构成了新的挑战。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沙特在获取巨额石油美元的同时，也在为后石油时代的经

济发展进行准备，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朝觐业。 与作为不可再生能源的石油资源相

比，朝觐经济因为全球穆斯林人数的不断增长而欣欣向荣，沙特通过多种手段提升

其朝觐接待能力，既不断提升可接待的朝觐者人数，同时对准那些更具消费能力的

朝觐者，以谋求朝觐经济利润的最大化。 英国《卫报》２０１０ 年的一篇文章指出，当年

约有 ２５０ 万人参加了朝觐，而朝觐者与前往麦加和麦地那的游客人数的总和将从目

·１７·

①
②
③

钮松：《三种国际体系在中东并行交错》，载《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第 １５ 版。
［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１５９ 页。
王必达、王春晖：《“资源诅咒”：制度视域的解析》，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

第 １０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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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 １，２００ 万人上升至 ２０２５ 年的 １，７００ 万人。① 与沙特朝觐管理有着极大关联且

不断增长的官僚主义进一步增加了朝觐的开销，主要包括代理人与中间人的收费。
英国伊斯兰教协会的阿杰马勒·马索尔（Ａｊｍａｌ Ｍａｓｒｏｏｒ）感慨地说：“四年前我参加

了朝觐，我只支付了 １，４００ 英镑，那是负担得起的，或勉勉强强的。 如今你们谈论着

４，０００ 或 ５，０００ 英镑，这对中产阶级和中等收入家庭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总之，
“贫困穆斯林指出，假如不断上涨的朝觐价格将其排除在他们的圣地之外的话，平等

的精神会被削弱”②。
此外，还有各种批评不断指向麦加的城市建设，认为沙特不断摧毁旧的宗教遗

迹且不断改变该城的地貌。 英国伊斯兰遗产研究基金会的艾尔凡·艾阿拉维（ Ｉｒｆａｎ
Ａｌ⁃Ａｌａｗｉ）指出，“麦加正在变成麦哈顿（Ｍｅｃｃａ⁃ｈａｔｔａｎ）③”，“一切都被清除以便为奢

华酒店的不断推进让路，这正在摧毁麦加的神圣性且将普通朝觐者拒之门外”④。 他

认为一些瓦哈比派将麦加的历史遗迹视为鼓励有罪的偶像崇拜而大肆摧毁，如圣妻

赫蒂彻的住所被推倒并在原址建成公共厕所，第一任正统哈里发艾布·伯克尔的住

所原址上如今盖起了希尔顿酒店，艾布·伯克尔孙子的住所原址上是国王的宫殿。
在他看来最为严重的是麦加大清真寺正在进行耗资 ４００ 亿美元的扩建，其朝觐者容

纳量将从当前的 ３００ 万人增至 ２０４０ 年的近 ７００ 万人，这会导致大部分在该寺礼拜的

朝觐者根本看不见克尔白（天房），“它看起来像一个机场航站楼，人们发现他们在向

错误的方向礼拜，因为他们全然不知哪条路通向清真寺。 这已经成为一场闹剧”。⑤

２０１５ 年朝觐即将开始前，麦加大清真寺施工现场吊臂车倒塌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

亡，引发了伊斯兰世界对于麦加城市安全的诸多质疑。
此外，沙特还加强了麦加、麦地那、吉达的交通设施建设。 其中包括耗资 ２４ 亿美

元把麦地那机场的年客流量从 ３００ 万提升至 １，２００ 万人；把吉达阿布杜·阿齐兹国

王国际机场年客流量从 ３，０００ 万到 ２０１２ 年提升至 ８，０００ 万人。⑥ 连贯麦加诸多朝

觐地点的朝觐轻轨也已完工并投入使用，连通麦加与麦地那的朝觐高铁也即将完

工，这将极大提升圣城的朝觐者运载能力。 与麦加城内的大兴土木相比，“大众运输

·２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Ｒｉａｚａｔ Ｂｕｔｔ， “Ｍｅｃｃａ Ｍａｋｅｏｖｅｒ： Ｈｏｗ ｔｈｅ Ｈａｊｊ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Ｂｉ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ｆｏｒ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４，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０ ／ ｎｏｖ ／ １４ ／ ｍｅｃｃａ⁃ｈａｊｊ⁃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Ｒｏｂｅｒｔ Ｐｉｇｏｔｔ， “Ａｒ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ｂｅｉｎｇ Ｐｒｉｃｅｄ ｏｕｔ ｏｆ Ｐｉｌｇｒｉｍａｇｅｓ？，” ＢＢＣ，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５，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ｕｋ ／ ｎｅｗｓ ／ ｕｋ⁃１１７４９５１１？ ｐｒｉｎｔ＝ ｔｒｕｅ，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 日。

“Ｍｅｃｃａ⁃ｈａｔｔａｎ”一词根据“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曼哈顿）而来，旨在讽刺麦加已变成如同纽约曼哈顿那样的消

费城市。
Ｏｌｉｖｅｒ Ｗａｉｎｗｒｉｇｈｔ， “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ｋｙ： Ｗｏｒｌｄｓ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Ｈｏｔｅｌ ｔｏ Ｏｐｅｎ ｉｎ Ｍｅｃｃａ，”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Ｍａｙ ２２，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 ａｒｔ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 ／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ｄｅｓｉｇｎ⁃ｂｌｏｇ ／ ２０１５ ／ ｍａｙ ／ ２２ ／ ｗｏｒｌｄｓ⁃ｂｉｇｇｅｓｔ⁃ｈｏｔｅｌ⁃ｔｏ⁃
ｏｐｅｎ⁃ｉｎ⁃ｍｅｃｃａ？ ＣＭＰ＝ ｆｂ＿ｇｕ，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 日。

同上。
“Ｍｅｃｃａ Ｍａｋｅｏｖｅｒ： Ｈｏｗ ｔｈｅ Ｈａｊｊ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Ｂｉ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ｆｏｒ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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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础设施的兴起，以及它们所提供的廉价服务，确实在更大范围内运送朝觐者方

面发挥了作用，并且它们确实带来这一过程中不断增长的民主化”①。 此外，为提升

完成具体朝觐仪式的便利性，如在萨法与麦尔卧两山之间奔走七次的赛尔伊仪式

（ｓａｉ），不仅天气炎热而且单程便有 ３．５ 公里，沙特政府为此建设了空调通道，这减少

了朝觐者的危险并提升了他们完成朝觐的效率。
１９７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沙特发布了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其中对过去 １０ 年沙特的

石油经济以及朝觐经济进行了总结。 该计划指出，“过去 １０ 年沙特的经济纪录是令

人羡慕的……对石油的依赖是源于石油充裕之优势的对立面”②。 数据显示，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石油经济已占沙特 ＧＤＰ 的一半以上。③

表 ５　 ＧＤＰ 相对份额（当前价格的百分比）
（单位： ％）

１９６３～６４ １９６４～６５ １９６５～６６ １９６６～６７ １９６７～６８ １９６９～７０ １９７０～７１

原油生产 ４７．１ ４４．２ ４４．０ ４６．３ ４６．３ ４６．８ ４６．６

石油加工 ６．１ ６．４ ６．４ ５．９ ５．６ ６．０ ６．１

合计 ５３．２ ５０．６ ５０．４ ５２．２ ５１．９ ５２．８ ５２．７

资料来源：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Ｔｗ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１３９０ Ａ．Ｈ．， ｐ． ３２．

该计划围绕朝觐的情况指出，１９６９ 年外国朝觐者有 ４０ 万人，估计沙特本国朝觐

者约有 ６０ 万至 ９０ 万人。 朝觐业既包括私营部门提供的服务，也包括许多政府部门

的工作。 大量人口在极短时间内流入沙特西部地区，这对沙特政府部门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涉及朝觐部、内务部、卫生部、交通部、外交部、国防与航空部以及其他机构。
与朝觐相关的计划包括“更加高效地运送、留宿和供食给朝觐者，并且提供任何类型

的更好服务，如医疗保健”④。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沙特发布《２０３０ 年愿景》，开宗明义指出，“本国愿景的第一大支柱

是作为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核心国家的重要地位。 我们意识到，真主赐予我们的这

片土地是一份比石油还珍贵的礼物。 沙特阿拉伯王国是两大圣寺的所在地，两大圣

寺是世上最为神圣的地方，也是克尔白（朝向）的所在之地，亿万穆斯林祈祷礼拜的

·３７·

①
②

③

④

Ｉａｎ Ｒｅａｄｅｒ， Ｐｉｌｇｒｉｍ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６， ｐ． １８５．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Ｏｎ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１３９０ Ａ．Ｈ．， ｐ． ２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ｅｐ．ｇｏｖ．ｓａ ／ ｅｎ ／ ｗ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ｐｌｕｇｉｎｓ ／ ｐｄｆ⁃ｖｉｅｗｅｒ⁃ｆｏｒ⁃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 ／ ｗｅｂ ／ ｖｉｅｗｅｒ． ｐｈｐ？ ｆｉｌｅ ＝ ／ ｅｎ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５ ／ １０ ／ ｐｌａｎ １ｃｈ１ｅｎ．
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Ｔｗ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１３９０ Ａ．Ｈ．， ｐ． ３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ｅｐ．ｇｏｖ．ｓａ ／ ｅｎ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ｐｌｕｇｉｎｓ ／ ｐｄｆ⁃ｖｉｅｗｅｒ⁃ｆｏｒ⁃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 ／ ｗｅｂ ／ ｖｉｅｗｅｒ．ｐｈｐ？ ｆｉｌｅ＝ ／ ｅｎ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５ ／ １０ ／ ｐｌａｎ１ｃｈ２ｅｎ．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Ｏｎ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１３９０ Ａ．Ｈ．， ｐ．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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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①就朝觐业而言，《愿景》指出，“对于所有穆斯林而言，沙特阿拉伯扮演着一

个重要的角色，且早已成为热情好客的代名词。 也正因为如此，沙特阿拉伯在朝觐

者与各地信徒心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我们有幸为两大圣寺、朝觐者以及所有前来

圣地的游客服务。 过去十年间，前来本国朝觐的外国游客人数是原来的三倍，达到

８００ 万人。 这是一项神圣的职责，要求我们不遗余力地满足朝觐者的需求，好好招待

穆斯林兄弟姐妹，以完成我们的使命”②。 ２０１５ 年外来朝觐者达 ８００ 万人，预计 ２０２０
年将达 １，５００ 万人，２０３０ 年的目标是将朝觐者的年接待量从目前的 ８００ 万增至

３，０００万人。 在此背景下，沙特还将优化签证申请流程，进一步将电子化服务融入朝

觐者的旅程，国营与私营部门将合力为朝觐者改善膳宿并开发新型服务。③ 当然，沙
特在不断扩大朝觐者接待能力的同时也期望将更多的机会留给首次朝觐的穆斯林。
沙特宣布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 日起向非首次朝觐者征收 ２，０００ 里亚尔的税，该税种早

在 １９４６ 年便曾酝酿征收。 而印度的逊尼派巴勒维派神职人员在 １９４６ 年便发布法特

瓦表示反对，如今更是无法接受。 孟买拉扎学院主席毛腊拉·赛义德·努里

（Ｍａｕｌａｎａ Ｓｙｅｄ Ｎｏｏｒｉ）指出，“逊尼派巴勒维派神职人员将会强调周五的清真寺聚

会，以告知人们此事以及该税从沙里亚的角度来说是错误的。 我们将前往世界各地

的沙特使馆去抗议这项即将对朝觐者征收的税，并将颁布更多的法特瓦”④。
随着经济全球化、伊斯兰教的全球传播、穆斯林向伊斯兰世界以外的流动、全球

穆斯林人口的急速增长以及全球交通互联互通的飞速发展，前往麦加朝觐的全球朝

觐者的人数激增，从沙特王室统治麦加之初的每年数万人一跃为近年最高约 ３００ 万

人⑤，再加上不限制日期的全年性的副朝觐人数，都使得欣欣向荣的朝觐经济越发成

为沙特经济转型中不可取代的重要领域，为沙特迈向后石油经济时代赋予了更大的

战略意义。 如果说石油经济是“夕阳产业”的话，那么朝觐经济则是“朝阳产业”。 朝

觐经济和石油经济先后在沙特经济中扮演过“一枝独大”的角色，在未来的沙特经济

发展中，石油经济与朝觐经济互相补充的趋势将更加明显。

（责任编辑： 邹志强）

·４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３０， ｈｔｔｐ： ／ ／ ｖｉｓｉｏｎ２０３０．ｇｏｖ．ｓａ ／ ＳＶｐｄｆ＿ｃｈ．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同上，第 １６ 页。
同上，第 ２１ 页。
“Ｓａｕｄｉ Ｔａｘ ｏｎ Ｐｉｌｇｒｉｍｓ 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 Ｈａｊ Ａｎｔｉ⁃Ｓｈａｒｉａｔ， Ｓｓａｙ Ｂａｒｅｌｖｉ Ｃｌｅｒｉｃｓ，”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４，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ｔｉｍｅｓｏｆｉｎｄｉａ． ｉｎｄｉ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ｃｉｔｙ ／ ｂａｒｅｉｌｌｙ ／ Ｓａｕｄｉ⁃ｔａｘ⁃ｏｎ⁃ｐｉｌｇｒｉｍｓ⁃ｏｎ⁃ｓｅｃｏｎｄ⁃Ｈａｊ⁃ａｎｔｉ⁃Ｓｈａｒｉａｔ⁃ｓｓａｙ⁃
Ｂａｒｅｌｖｉ⁃ｃｌｅｒｉｃ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ｈｏｗ ／ ５４４８７７９０．ｃｍｓ．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 日。

２０１２ 年全球朝觐者突破 ３００ 万，此后开始回落。


